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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萨德尔运动” 发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ꎬ 兴起于 ９０ 年

代ꎬ 在 ２００３ 年以来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中的角色愈加重要ꎬ 现为议会第一大

党派ꎮ 它倡导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ꎬ 主张实行伊拉克

国家主义与中央集权ꎬ 反对外部干涉ꎬ 保持战略自主ꎮ “萨德尔运动” 通过多

种路径参与战后伊拉克政治生活ꎬ 对当下伊拉克政治力量对比、 政治权力结

构、 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在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ꎬ “萨德尔运动”
进一步谋求重构伊拉克政治格局ꎬ 导致伊拉克出现 ２００３ 年以来历时最长的组

阁僵局ꎮ 虽然 “萨德尔运动” 极大地改变了伊拉克政治生态的图景ꎬ 但是难

以撼动三大派并立的既有权力格局和分权模式ꎮ 其兴起背后所反映出的政党

间的深层次矛盾与伊拉克国家治理赤字的结构性问题ꎬ 将使 “萨德尔运动”
持续成为影响伊拉克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性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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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ꎬ 美国借 “反恐” 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ꎬ 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与

复兴党的统治ꎮ ２０２３ 年系伊拉克战争爆发 ２０ 年ꎮ 在过去的 ２０ 年间ꎬ 伊拉克的

政治生态与参政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的参

政成为伊拉克政治发展最显著的现象之一ꎬ 其中 “萨德尔运动” ( Ｓａｄｒ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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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ꎬ 是深度影响伊拉克政治进程走向的关键

一方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的新一届大选中ꎬ “萨德尔运动” 再次赢得多数议席ꎬ
从而打破了历次换届组阁时政党间的既有默契ꎬ 导致伊拉克出现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历时最长的组阁僵局ꎮ 基于此ꎬ 探析 “萨德尔运动” 来龙去脉成为政界和学

界准确理解战后 ２０ 年伊拉克政局发展的重要视点ꎮ 从 “萨德尔运动” 的性质

看ꎬ 学界以 ２００３ 年为分界点ꎬ ２００３ 年以前视之为什叶派宗教网络和草根性质

的社会与政治运动ꎬ ２００３ 年以来为在保留既有属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武装

团体与政治组织ꎮ① 在意识形态与思想主张方面ꎬ “萨德尔运动” 被认为兼具

现代伊斯兰主义、 马赫迪主义、 伊拉克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和反美主义的特

点ꎮ② 这些成果对我们全面准确认知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洞见ꎬ 但仍有待补

足: 其一ꎬ 已有研究将 “萨德尔运动” 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 (Ｍｕｑｔａｄａ ａｌ －
Ｓａｄｒ) 个人与 “萨德尔运动” 相提并论ꎮ 虽然萨德尔个人对该组织有着强大

的领导力与动员力ꎬ 但其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与组织特点仍对萨德尔个人理念

的落实构成阻碍ꎬ 导致这一政治力量面临现实困境ꎮ 其二ꎬ 学界对 “萨德尔

运动” 的评价呈现两极化ꎬ 失之偏颇ꎮ 这主要在西方学界表现突出: 一方面ꎬ
该政治力量因其伊拉克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对亲伊朗政治力量的排斥ꎬ 让诸多

西方学者对其作用持积极乐观的态度ꎻ 但另一方面ꎬ 其反美主义与民粹主义

的话语也让政、 学两界将其视为利益威胁和局势不稳定性之源ꎮ 总体看ꎬ 国

内外学界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丰富可观的成果ꎬ 但国内就此议题

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ꎮ 鉴此ꎬ 本文拟就 “萨德尔运动” 对伊拉克战后

政治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ꎬ 在梳理其兴起及演变逻辑的基础上ꎬ 厘清其政治

参与的动力与路径ꎬ 以２０２１ 年１０ 月大选后的政局演变为重点切入ꎬ 归纳该政治

力量对伊拉克战后 ２０ 年间政治生态的重塑和影响ꎬ 并展望其发展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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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尔运动” 对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　 “萨德尔运动” 的兴起及其演变逻辑

“萨德尔运动”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兴起以来ꎬ 在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交互影

响下ꎬ 历经兴起与初步发展、 严重受挫与重现活力等不同发展时期ꎮ
(一) 本土特殊环境促推 “萨德尔运动” 的兴起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 年)
“萨德尔运动” 得名于其创始人、 现任领导人萨德尔之父穆罕默德􀅰萨迪

克􀅰萨德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ｄｉｑ ａｌ － Ｓａｄｒ)ꎮ 萨迪克出身的萨德尔家族是什叶派

宗教学者中的世家望族ꎬ 在黎巴嫩、 伊拉克和伊朗均有分支ꎮ 萨迪克 １９４３ 年

出生于巴格达ꎬ 先后师从伊拉克伊斯兰达瓦党 (Ｄａ‘ｗａ Ｐａｒｔｙ) 创始人之一大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ａｑｉｒ ａｌ － Ｓａｄｒꎬ 以下简称

“巴基尔”)、 伊拉克大阿亚图拉阿卜杜􀅰卡西姆􀅰胡伊 (Ａｂｄ ａｌ － Ｑａｓｉｍ ａｌ －
Ｋｈｏｅｉ) 和曾在伊拉克流亡的霍梅尼ꎮ 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ꎬ 他积累了渊博的

学识与丰厚的著述ꎬ 随后也成为阿亚图拉ꎮ① 在萨迪克求学与成长时期ꎬ 什叶

派内部就宗教学者该如何对待政治的问题形成了无为主义 ( ｑｕｉｅｔｉｓｍ / ａｌ －
ｈａｗｚａ ａｌ － ｓａｍｉｔａ) 和行动主义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 ａｌ － ｈａｗｚａ ａｌ － ｎａｔｉｑａ) 两种截然相反

的立场ꎬ 而萨迪克同时受到胡伊的无为主义和巴基尔与霍梅尼的行动主义思

想的影响ꎮ② 在思想主张上ꎬ 萨迪克认同巴基尔与霍梅尼的行动主义和伊斯兰

国家方案ꎻ 但在政治行动上ꎬ 他于 １９７２ 年和 １９７４ 年的两次入狱经历以及遭

受 ８０ 年代萨达姆对什叶派的严厉打压ꎬ 使他倒向无为主义ꎬ 淡出公众视野ꎮ
直至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海湾战争后发生什叶派起义ꎬ 萨迪克才表明其行动主义立

场ꎬ 公开声援起义ꎬ 但也因此再度入狱ꎬ 并发表支持政府的声明ꎮ
从当时伊拉克的社会环境看ꎬ 因长期的战乱和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施加

的国际制裁ꎬ 伊拉克经济民生凋敝ꎬ 民众纷纷转向宗教以寻求慰藉ꎮ 而胡伊

的逝世为萨迪克提升个人影响力提供了契机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大阿亚图拉胡伊

去世ꎬ 伊拉克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的位置出现空缺ꎮ 虽然胡伊弟子阿卜杜􀅰
阿拉􀅰萨布泽瓦里 (Ａｂｄ ａｌ － Ａｌａ ａｌ － Ｓａｂｚｉｗａｒｉꎬ １９９３ 年去世) 和阿里􀅰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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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 (Ａｌｉ ａｌ － Ｓｉｓｔａｎｉ) 相继继承该职位ꎬ 但并未得到宗教学者群体的一致认

可ꎬ 其中就包括萨迪克ꎮ① 对他而言ꎬ 胡伊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他有可能竞夺最

高效仿渊源的地位ꎬ 也意味着可以较少地受制于其导师无为主义的立场ꎬ 实

现行动主义的理念ꎮ 但由于萨迪克长期深居简出和年纪相对较轻ꎬ 他在纳杰

夫宗教机构中的根基并不牢固ꎬ 且他们大部分都是胡伊无为主义的追随者ꎮ
鉴此ꎬ 萨迪克采取积极行动ꎬ 努力打造其最高效仿渊源的合法性ꎮ 萨迪克反

对无为主义ꎬ 把行动主义原则诠释为宗教学者有责任引导和塑造信众的公共

行为ꎬ 因此在他看来ꎬ 最高效仿渊源的评价标准不应仅有宗教学识ꎬ 还有对

这种知识权威的行动诠释ꎮ 相应地ꎬ 萨迪克重视建立与民间的密切联系ꎬ 提

供社会服务ꎬ 改善民生ꎬ 调解部落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间的分歧ꎮ 这些举动

虽在纳杰夫的宗教学者中引起巨大争议ꎬ 却为萨迪克在城市中产、 底层大众

和部落中间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ꎮ②

当然ꎬ 萨迪克建构宗教权威离不开政府的支持ꎮ 海湾战争后ꎬ 萨达姆开

始注重打造复兴党执政的宗教合法性ꎬ 发起 “信仰运动”ꎬ 鼓励并出资支持民

众的信教行为ꎬ 以此弥补入侵科威特导致的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合法性

不足ꎮ③ 由此ꎬ 在胡伊去世和最高效仿渊源换代之际ꎬ 复兴党政府希望能代之

以阿拉伯人ꎬ 削弱伊朗的影响力ꎬ 胡伊、 西斯塔尼等人因伊朗人的身份始终

让复兴党对其充满猜疑ꎬ 萨迪克遂成为符合条件的最佳人选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伊拉

克政府释放了萨迪克ꎬ 承认他为最高效仿渊源ꎬ 委任以胡伊生前承担的多项

管理纳杰夫宗教教育的权责ꎮ 更重要的是ꎬ １９９７ 年后ꎬ 萨迪克被允许亲自领

拜周五聚礼和发表演讲ꎬ 并向数百个城镇指派其代表担任领拜人ꎬ④ 此举成为

萨迪克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ꎬ 亦进一步夯实了 “萨德尔运动” 的群众基础ꎮ
综上ꎬ “萨德尔运动” 源起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伊斯兰达瓦党的思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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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７３ꎻ Ｍａｈａｎ Ａｂｅｄｉｎꎬ “Ｔｈｅ Ｓａｄｒ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７ꎬ ２００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ｍｅｉｂ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０３０７ ＿
ｉｒａｑｄ􀆰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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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ꎬ ９０ 年代以萨迪克为代表ꎬ 凭借其家世身份、 教育背景、 宗教学识、 追

随者网络以及政府支持等优势创立并勃兴ꎮ
(二) “萨德尔运动” 受复兴党政权的打击而受挫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
虽然 “萨德尔运动” 在兴起之时得到了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策应与权宜

支持ꎬ 但这无法消弭双方在意识形态、 政治理念和现实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及

战略互疑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萨德尔运动” 实力的不断上升ꎬ 萨迪

克开始作出挑战政府权威的举动ꎬ 如主张建立女子宗教学校、 扩大自己编写

的教科书的受众面、 批评宗教事务部等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萨迪克在聚礼演讲

中激烈地抨击美国和以色列ꎬ 将其比作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ꎬ 并指出任何全

球霸权的作恶都离不开地方性暴君的配合ꎬ 如伍麦叶王朝创立者穆阿维叶ꎮ
萨迪克以此与复兴党争夺反西方政治话语的主导权ꎬ 且通过类比美西方与拜

占庭来暗讽萨达姆与复兴党的统治ꎮ① 不仅如此ꎬ 萨迪克还拒绝在聚礼演讲中

赞颂萨达姆ꎮ 作为回应ꎬ 复兴党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陆续撤销萨迪克在宗教教育方

面享有的权限ꎬ 替换或逮捕其任命的聚礼仪式领拜人ꎮ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萨

迪克和他的两个儿子遭暗杀而身亡ꎮ 复兴党政府被认为是此事件的幕后主使ꎬ
但它则将暗杀归责于伊朗的情报机构ꎮ②

萨迪克的遇害给 “萨德尔运动” 造成重创ꎬ 其子萨德尔被他的追随者视

为合法继承人ꎮ 由于 “萨德尔运动” 成员遭到伊拉克复兴党的打击与迫害ꎬ
该组织不得不蛰伏地下ꎬ 秘密运作ꎮ③ 由此可见ꎬ 复兴党政权实际上构成了

“萨德尔运动” 发展和萨迪克落实伊斯兰化社会和打造伊斯兰国家理念最大的

体系性障碍ꎮ④ １９９８ 年ꎬ 就在复兴党改变对 “萨德尔运动” 支持态度的第二

年ꎬ 美国通过了 «解放伊拉克法案» ( Ｉｒａｑ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正式确立政权

更迭为对伊拉克的政策目标ꎬ 并最终发动 ２００３ 年的伊拉克战争ꎮ 而后复兴党

统治的解体使 “萨德尔运动” 步入新的发展阶段ꎮ

􀅰９２􀅰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ｒｉｔｈ Ｈａｓａｎꎬ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ｄｒ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Ｓａｄｒ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ｐ􀆰 ３８２􀆰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ｅｌｆｏｎｔꎬ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ａｄｄａｍ Ｈｕｓｓｅｉｎ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５３ － １５４ꎻ [伊拉克] 拉希德􀅰哈尤恩著: «伊拉克政治

伊斯兰 １００ 年: 什叶派» (阿拉伯文)ꎬ 第 ３５６ 页ꎮ
[伊拉克] 阿里􀅰阿卜杜􀅰艾米尔􀅰阿拉维著: «占领伊拉克: 战争之利与和平之损» (阿拉

伯文)ꎬ 阿拉伯研究与出版基金会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８７ 页ꎮ
韩志斌、 薛亦凡: «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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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派—族群的分权制度与 “萨德尔运动” 政治影响力的提升

(２００３ 年以来)
２００３ 年ꎬ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入侵行径给伊拉克造成严重的政治与人

道主义灾难ꎬ 且推翻了复兴党统治ꎮ 美国根据其对中东和伊拉克东方主义式

的刻板历史认知①ꎬ 并受海外反对派什叶派伊斯兰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

形态的影响ꎬ 将伊拉克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国家转变为一个按教派

—族群划线的多党制议会国家ꎬ 伊拉克的政治体制相应地演变为一套教派—
族群配额分权体制 (ｎｉｄｈａｍ ａｌ － ｍｕｈａｓａｓａ ａｌ － ｔａ’ ｉｆｉｙｙａ)ꎬ 即伊拉克议长、 总

统和总理分别从逊尼派、 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内部推选产生ꎬ 并在政府组阁时ꎬ
获得席位的三大派政党按照席位数相互协调ꎬ 达成共识ꎬ 来分配各部长职位ꎮ
据惯例ꎬ 在两个副总理和 ２３ 个部长职位中ꎬ 什叶派为 １１ ~１２ 个ꎬ 逊尼派为 ６ ~
７ 个ꎬ 库尔德人则为 ４ ~ ５ 个ꎬ 少数群体代表获剩余的 １ 个ꎮ② 因为在美国看

来ꎬ 上述方案可以显著而充分地体现三大教派或族群的利益诉求ꎬ 是在践行

政体类型中的 “协和式民主制” 理念③ꎬ 以此确保伊拉克各主要社会群体都

能实现有效的政治参与ꎬ 进而维护伊拉克的政治秩序与发展ꎮ 更重要的是ꎬ
美国分权的目的还在于战略上防止伊拉克中央政府再度形成如萨达姆时期的

合力ꎬ 挑战或威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ꎮ④

由此ꎬ 伊拉克参政规则出现本质性变化ꎬ 政党力量也据此被划分为什叶

派、 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阵营ꎮ 由于什叶派占伊拉克人口的主体ꎬ 什叶派

政党相应地在议会中控制多数席位ꎬ 成为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权力的核心ꎮ 在这

种权力架构下ꎬ 同时作为什叶派宗教网络和本土草根运动的 “萨德尔运动”ꎬ
有着动员教派政治的天然优势ꎬ 尤其在其他政治反对派长期流亡海外、 国内

根基薄弱的背景下ꎬ “萨德尔运动” 的参政优势更加凸显ꎬ 得以重返政坛ꎬ 成

􀅰０３􀅰

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福泉著: «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７ 年

版ꎬ 第 １０５ ~ １０７ 页ꎮ
«国防部与内政部除外: 伊拉克 “协调框架” 授权苏丹尼按照配额制分配部长职位» (阿拉伯

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ꎬ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０８ꎮ
阿伦􀅰利普哈特将 “协和式民主制” 的特征归纳为: 囊括各社会群体的大联盟政府ꎻ 相互否

决或协调多数原则ꎻ 人事安排与资源配置时的比例制原则ꎻ 各社会群体内部的高度自治ꎮ 参见 [美
国] 阿伦􀅰利普哈特著: «多元社会中的民主: 一项比较研究»ꎬ 刘伟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

版ꎬ 第 ２３ 页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 ꎬ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Ｉｒａｑ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８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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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二 “萨德尔运动” 的思想主张及其政治参与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伊拉克进入战后重建阶段ꎮ “萨德尔运动” 经历以马赫迪

军 (Ｍａｈｄｉ Ａｒｍｙ) 为依托的武装抵抗后ꎬ 最终于 ２００４ 年后期得到西斯塔尼和

美国的政治认可ꎬ 被纳入伊拉克的战后权力格局ꎮ① 自 ２００５ 年大选起ꎬ “萨德

尔运动” 通过深度参与政治而迅速成为伊拉克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ꎮ
(一) “萨德尔运动” 的基本政治主张

第一ꎬ 倡导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ꎮ 与其父萨迪克

一样ꎬ 萨德尔原则上支持巴基尔与霍梅尼 “教法学家监国” 和建立一个伊斯

兰国家的政治思想ꎬ 并把成为全穆斯林的领袖立为最终目标ꎮ② 这表明萨德尔

领导的 “萨德尔运动” 继承了萨迪克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ꎬ
但与巴基尔和霍梅尼不同的是ꎬ 萨迪克与萨德尔关于如何建立一个伊斯兰国

家没有清晰且系统性的理论ꎮ 这与 “萨德尔运动” 政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

代背景有密切关系ꎮ 其一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伊拉克对什叶派宗教人士施以严

格的压制ꎬ 争夺国家权力无法成为 “萨德尔运动” 开展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ꎻ
其二ꎬ 在胡伊、 西斯塔尼等政治无为主义阿亚图拉领导的纳杰夫宗教机构中ꎬ
获取国家权力从来不是主流ꎻ 其三ꎬ ２００３ 年复兴党被推翻后ꎬ 伊斯兰国家理

念也未能在伊拉克践行ꎮ③ 因此ꎬ “萨德尔运动” 难以获得阐释和践行 “教法

学家监国” 与伊斯兰国家理论的公共和制度空间ꎮ
除特定的历史因素外ꎬ “萨德尔运动” 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具有模糊性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组织对阿拉伯人主体性的强调ꎬ 这与对什叶派最高效仿

渊源地位的争夺联系在一起ꎮ 长期以来ꎬ 伊拉克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都由伊

朗人担任ꎬ 胡伊去世后ꎬ 萨迪克试图打破此格局ꎬ 这也成为他与信奉泛阿拉

􀅰１３􀅰

①

②

③

[伊拉克] 萨拉赫􀅰阿卜杜􀅰拉扎克著: «伊拉克的宗教权威、 议会选举与祖国统一的强化»
(阿拉伯文)ꎬ 知识论坛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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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主义的复兴党合作打压纳杰夫宗教机构的利益交汇点ꎮ 相应地ꎬ 萨迪克主

张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原则ꎬ 但又反对接纳霍梅尼在伊朗成功践行的伊斯兰共

和国体制ꎮ 唯其如是ꎬ 萨迪克才能在拒绝承认非阿拉伯人宗教权威的同时ꎬ
继承其堂兄巴基尔的政治理念ꎬ 维护阿拉伯人萨德尔家系自身的宗教与政治

权威ꎮ① 由此ꎬ “萨德尔运动” 在落实现代伊斯兰主义理念时面临困境ꎬ 因为

巴基尔的政治主张没有在伊拉克被践行ꎬ 并且在萨迪克去世后ꎬ 萨德尔较低

的宗教学者地位和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的政治现实也使其无力去明晰和全面践行

这些理念ꎮ 例如ꎬ 萨德尔认为ꎬ 伊朗人 “疏离于普遍的监国权及其合法领

导”ꎬ 而伊拉克人 “服从于普遍的监国权和效仿渊源”ꎬ② 以此暗示伊朗 “可
能存在一个伊斯兰政府但其社会是腐化的”ꎬ 而伊拉克则 “可能存在一个笃信

的穆斯林社会且有一个腐败的政府”ꎮ③ 然而ꎬ 萨德尔对于如何调和伊斯兰社

会与伊斯兰政府两者间的关系ꎬ 又没有具体的主张与论述ꎮ 但无论如何ꎬ 什

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构成了 “萨德尔运动” 思想谱系最原始的底色ꎬ 并框定

了其政治行为的若干界限ꎮ
第二ꎬ 主张实行伊拉克国家主义与中央集权ꎮ 诸多学者将 “萨德尔运动”

及其现任领导人萨德尔的政治思想主张界定为伊拉克民族主义乃至伊拉克阿

拉伯民族主义ꎬ④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底色决定了

“萨德尔运动” 在强调阿拉伯人身份时ꎬ 很大程度上限定在什叶派宗教机构内

部ꎬ 有别于严格的民族主义政治内涵ꎮ 同时ꎬ 在萨德尔看来ꎬ 民族主义是一

种反对伊斯兰教的狭隘思想ꎬ 是导致世俗主义与独裁主义泛滥的祸根ꎮ⑤ 此

外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造成的分离主义威胁也让 “萨德尔运动” 领导层对民族

主义思想心存芥蒂ꎮ 萨德尔在谈及库尔德问题和土库曼人问题时ꎬ 都将其界

定为 “宗派动荡” (ａｌ － ｔａｗａｔｔｕｒ ａｌ － ｔａ’ ｉｆｉ) 而非民族问题ꎬ 并反对伊拉克宪

法规定的联邦制原则ꎬ 主张收回库尔德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ꎬ 重塑一个权力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伊拉克] 阿里􀅰阿卜杜􀅰艾米尔􀅰阿拉维著: «占领伊拉克: 战争之利与和平之损» (阿拉

伯文)ꎬ 第 ８１ 页ꎮ
[伊拉克] 穆克塔达􀅰萨德尔著: «宗教 (伊斯兰) 运动与公民运动的对话» (阿拉伯文)ꎬ

萨德尔烈士遗产机构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０ ~ １１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５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ｏｕｎｇꎬ “Ｄｏｅｓ Ｍｕｑｔａｄａ ａｌ － Ｓａｄｒ Ｐｏｓｅ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Ｉｒａｎ’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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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麦瑟姆􀅰贾纳比著: « “萨德尔运动” 与未来之谜» (阿拉伯文)ꎬ 第 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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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且强大的中央政府ꎮ① 萨德尔指出ꎬ “库尔德人、 什叶派穆斯林、 逊尼派

穆斯林等都是伊拉克人民ꎬ 不应强调其宗派和族群身份ꎬ ‘萨德尔运动’ 正是

致力于消除上述区隔ꎬ 避免伊拉克被分裂ꎬ 追求伊拉克领土与人民的统一”ꎮ②

因此ꎬ 以阿拉伯情结 (ａｌ － ｎｕｚｕ‘ ａｌ － ‘ａｒａｂｉ) 而非阿拉伯民族主义、 以伊拉

克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化而非伊拉克民族主义ꎬ 来界定 “萨德尔运动” 的政

治思想主张则更为贴切ꎮ
第三ꎬ 反对外部干涉ꎬ 追求战略自主ꎮ 对外部力量干涉的强烈反对ꎬ 既

是萨迪克试图打造的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权威性与排他性地位的逻辑延伸ꎬ
也与伊拉克长期以来反殖民主义历史情结相契合ꎮ 因此ꎬ 萨德尔在坚定反对

美国制裁和入侵伊拉克的同时ꎬ 也强烈反对伊朗对伊拉克内政和什叶派群体

的深度影响ꎬ 反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行动和对逊尼派政治力量的支

持ꎬ 并声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力量对伊拉克 ９９％的干涉行动产生了消极作

用ꎬ 且是反伊拉克人民的ꎮ 但迫于 ２００３ 年后大国博弈与中东地缘战略竞争在

伊拉克不断加剧的现实ꎬ “萨德尔运动” 无力独自主导局面ꎬ 从而权宜性地在

不同外部力量与阵营之间游走平衡ꎬ 以图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ꎮ③ “萨德

尔运动” 的对外立场也因此呈现出些许的迷惑性、 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ꎬ 但

其反对外部干涉、 追求战略自主的外交理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ꎮ
(二) “萨德尔运动” 政治参与的路径

“萨德尔运动” 依托什叶派草根社会运动、 政治抵抗运动和参政与执政党

三重角色ꎬ 参与伊拉克政治发展ꎮ 在这其中ꎬ 该政治力量既遵循常规的制度

性路径ꎬ 同时也不放弃叠加动用非常规的冲突性路径ꎮ
第一ꎬ 参加选举登记与投票ꎮ 不同政治力量能否有效调动选民配合参与

登记和投票ꎬ 直接影响它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占比和职位分配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伊拉克的分权体制不仅没能实现 “协和式民主制” 保障多元社会中各群体政

治和经济利益的理念初衷ꎬ 反而成为三大派政治精英争夺和固化既得利益、
建立各自庇护网络的合法途径ꎬ 并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ꎮ 伊拉克政府无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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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萨拉赫􀅰阿卜杜􀅰拉扎克著: «伊拉克的宗教权威、 议会选举与祖国统一的强化»
(阿拉伯文)ꎬ 第 １２０ ~ １２２ 页ꎮ

[伊拉克] 穆克塔达􀅰萨德尔著: «宗教 (伊斯兰) 运动与公民运动的对话» (阿拉伯文)ꎬ
第 １６ ~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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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社会人口的变化趋势ꎬ 满足新兴群体的利益诉求ꎬ 并提供有效的基础公共

服务ꎬ 这极大地降低了伊拉克民众参与选举登记和投票的意愿ꎮ 伊拉克大选

的投票率也从 ２００５ 年 ７９％ 的高点逐届跌落 (２０１０ 年为 ６０􀆰 ６％ 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６０􀆰 ５％ 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４４􀆰 ５％ )ꎬ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大选时跌至 ４３％ ꎮ① 而与此形

成鲜明反差的是ꎬ “萨德尔运动” 成功发动其支持者参与大选投票ꎮ 这一方面

得益于 “萨德尔运动” 什叶派宗教网络自上而下的领导力ꎬ 另一方面更在于

该政治力量能为民众提供基础社会服务ꎬ 及其成员入阁执政后可为支持者打

造经济利益网络ꎮ② 在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大选中ꎬ “萨德尔运动” 支持者的参

投率分别为 ５８％和 ７１％ ꎬ③ 远超两次大选的总投票率ꎮ
第二ꎬ 竞选议员与政府公职ꎮ 受益于支持者较高的参投率ꎬ “萨德尔运

动” 一方面通过赢得更多席位以保持对伊拉克立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力、 掌

控力ꎬ 另一方面则积极入阁ꎬ 争夺核心职位ꎬ 获取国家政治资源ꎬ 反哺其支

持者ꎬ 巩固和扩大其利益网络ꎮ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大选前ꎬ “萨德尔运动” 与

其他什叶派政党联合参选ꎻ 而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 “萨德尔运动” 开始独立参选ꎬ
其获得的议会席位持续呈增长之势ꎬ 从 ２０１４ 年大选的 ３４ 席 (总 ３２８ 席) 增

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４ 席 (总 ３２９ 席)ꎬ ２０２１ 年大选则获 ７３ 席ꎬ 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派ꎮ④ 在政府公职方面ꎬ 从 ２００５ 年易卜拉欣􀅰贾法里 (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Ｊａａｆａｒｉ)
的过渡政府开始ꎬ “萨德尔运动” 在历届政府中可获得 ３ ~ ５ 个部长或副部长

职位ꎬ⑤ 即使在进行政治抵抗、 拒绝参与组阁的情况下ꎬ “萨德尔运动” 成员

依旧能够担任多个主管核心资源的司长等次一级要职ꎮ⑥

第三ꎬ 组建政治联盟ꎬ 开展集体行动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独立参选前ꎬ “萨德尔

运动” 基于自身的弱势政治地位与匮乏的参政经验ꎬ 权宜性地与达瓦党、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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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ＩＳＣＩꎬ 简称 “伊委会”)① 等什叶派传统政党结盟参

选ꎬ 强调 “什叶派团结”ꎬ 共同组阁ꎮ ２０１４ 年之后ꎬ “萨德尔运动” 则转向和

伊拉克抗议运动中的世俗主义力量组建政治联盟ꎬ 于 ２０１８ 年形成 “行走者联

盟”ꎬ 在同年 ５ 月大选中赢得最多席位ꎬ 并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开始的反政府抗议

中予以配合ꎬ 保护示威者免受 “人民动员武装” (ＰＭＦ) 的武力镇压ꎮ 而转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遭美国刺杀

后ꎬ 萨德尔放弃支持抗议运动ꎬ 开始与 “人民动员武装” 合作ꎬ 通过帮助解

决苏莱曼尼去世后伊朗在伊拉克领导力的失序问题来换取伊朗的利益支持ꎬ
同时这也被认为萨德尔为避免遭到美国暗杀向伊朗求救的自保行为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大选后ꎬ 萨德尔再次改旗易帜ꎬ 结束与亲伊朗政治力量的联盟ꎮ 可

见ꎬ “萨德尔运动” 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ꎬ 不断变换政治联盟并与其

协调开展集体政治行动ꎮ 这在深化 “萨德尔运动” 与各派政治势力联系、 扩

展其全国性影响力的同时ꎬ 也在客观上加剧了伊拉克的政治分裂ꎮ
第四ꎬ 进行政治抵抗与街头示威ꎮ 虽然 “萨德尔运动” 已转变为合法的参

政党ꎬ 并从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的政治体制中实际受益ꎬ 但为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

性和进一步扩大既有利益ꎬ 政治抵抗一直是其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ꎬ 同时

也是该组织对 ２００５ 年以前武装抵抗思路的延续和调整ꎮ 由此ꎬ 萨德尔本人从不

亲自参选与任职ꎬ 旨在避免其个人形象与现有体制相绑定或关联ꎬ 折损政治抵

抗行动的灵活性和在民众中的认可度ꎮ “萨德尔运动” 的政治抵抗可以按政治架

构为界分为两类: 一是在政治架构内ꎬ 诉诸下属议员拒绝出席议会、 拒绝配合

组阁、 辞职三种手段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该党派在与什叶派传统政党就新一

届总统人选问题相持不下时ꎬ 萨德尔命令下属的 ７３ 名议员辞职ꎮ 二是在政治架

构外ꎬ “萨德尔运动” 善于发动街头政治以阻断政治进程、 倒逼政府妥协ꎬ 以实

现其政治目的ꎮ 同样是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至 ８ 月的组阁进程中ꎬ 由于议员辞职的策

略未能奏效ꎬ 萨德尔转而号召支持者相继包围议会与最高法院ꎬ 静坐示威ꎬ 以

阻止议会推进组阁ꎬ 并抗议法院驳回萨德尔要求解散议会、 重新大选的裁决ꎮ
(三) “萨德尔运动” 政治参与的特点

“萨德尔运动” 的多重身份属性、 多元政治主张、 多维参政路径ꎬ 使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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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参与特点呈现出复杂多元且相互矛盾的图景ꎬ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ꎬ 政治诉求的变革性与不确定性特点并存ꎮ 无论对于伊拉克国内的

三大派政治势力ꎬ 或是对于深度影响伊拉克内政的域内外大国而言ꎬ “萨德尔

运动” 的政治思想主张与参政路径都有着极强的解构力ꎬ 给它们在伊拉克既

有利益的护持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但是ꎬ 在选举与现实政治的具体操作时ꎬ
“萨德尔运动” 无法以一己之力践行其政治理念ꎬ 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妥协ꎬ 其

政治诉求与话语表达也随之反复易变ꎬ 很难一以贯之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５ 年与伊

拉克抗议运动中世俗主义力量政治联盟的初期ꎬ 萨德尔接受了后者关于在伊

拉克建立一个 “公民国家” (ａｌ － ｄａｗｌａｔ ａｌ － ｍａｄａｎｉｙｙａ) 的理念主张ꎬ 这被政、
学两界的很多研究者视为 “萨德尔运动” 对伊斯兰主义理念的放弃和对世俗

主义的接受ꎬ① 但萨德尔随后又否定了 “公民国家” 的概念ꎬ② 并在 ２０２０ 年

双方联盟破裂后重申伊拉克各教派身份的重要性ꎬ 直接站到抗议运动的对立

面③ꎮ 此外ꎬ “萨德尔运动” 政治思想本身的模糊性与系统性不足ꎬ 也是导致

其政治诉求反复易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ꎮ
第二ꎬ 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与政治组织弱制度性特点并存ꎮ 什叶派宗教网

络及草根社会运动的属性ꎬ 让 “萨德尔运动” 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ꎬ 构成其

参选获胜和成功策动街头政治的重要因素ꎮ 与此同时ꎬ “萨德尔运动” 又采用

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和 “多点分散” 的基层管理模式ꎬ 随之则伴生出组织向心

力不足和弱聚合性的特点ꎮ 萨迪克去世前ꎬ 这一弊端在组织中并未充分暴露ꎬ
因为作为大阿亚图拉和魅力型领袖的萨迪克有着无可争议的领导力ꎬ 这也导

致该组织在其统领期间未能得到系统性和制度化的垂直整合ꎮ④ 萨迪克去世

后ꎬ 维系该组织权力体系的非正式纽带断裂ꎬ 很多效忠于萨迪克的宗教学者

都不愿对萨德尔予以同等的支持ꎬ 因为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宗教学识来看ꎬ 他

􀅰６３􀅰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ｓ Ｃａｍｂａｎｉ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ａｍａｒｒａ: Ａｎ Ｉｒａｑｉ Ｓｈｉａ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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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ａｒｒａ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８ꎻ Ｍｅｈｉｙａｒ Ｋａｔｈｅｍꎬ “Ｉｒａｑ’ｓ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Ｍａｙ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ｅｃ􀆰 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０３ / ｉｒａｑ － ｓ － ｎｅｗ －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 ｐｕｂ －７６２４４ꎬ ２０２２ －１２ －０６􀆰

[伊拉克] 穆克塔达􀅰萨德尔著: «宗教 (伊斯兰) 运动与公民运动的对话» (阿拉伯文)ꎬ
第 ６９ 页ꎮ

«穆克塔达􀅰萨德尔号召重启伊拉克的教派主义家园» (阿拉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ａｒａｂｙ􀆰
ｃｏ􀆰 ｕｋ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６ꎮ

Ｅｌｖｉｒｅ Ｃｏｒｂｏｚꎬ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ｏｆ Ｓｈｉ‘ ｉｓｍ: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４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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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和其父相提并论ꎬ 并且萨迪克去世前并没有将自己效仿渊源的地位指认

给萨德尔继承ꎬ 而是交接给其下属的阿亚图拉卡齐姆􀅰哈伊里 (Ｋａｄｈｉｍ ａｌ －
Ｈａｅｒｉ)ꎬ 这进一步弱化了 “萨德尔运动” 的中央领导权力ꎮ 穆罕默德􀅰雅库

比组建的伊斯兰贤德党 (Ｈｉｚｂ ａｌ － Ｆａｄｈｉｌａ ａｌ － 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 和盖斯􀅰哈扎里领导

的真理派游击队 (Ａｓａｉｂ Ａｈｌ ａｌ － Ｈａｑｑ)ꎬ 就分别是从 “萨德尔运动” 中脱离

而出的政党和军事组织ꎮ① 更重要的是ꎬ 萨德尔频繁变动的政治策略也在一定

程度上动摇着追随者对其政治原则性的信心ꎮ
第三ꎬ 萨德尔本人性格的固执性与易变性特点并存ꎮ 与弱制度化与低组

织化特点相对应的ꎬ 是个人因素和非正式网络在 “萨德尔运动” 政治参与中

的显著作用ꎬ 这在领导人萨德尔身上得到集中体现ꎮ 在经历过父亲萨迪克遇

害、 复兴党政权长期打压与多年的地下蛰伏ꎬ 以及在美军入侵和海外反对派

回国主政的刺激下ꎬ 萨德尔被认为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复仇、 社会牺牲、 反

对侵略者和强调伊拉克内部团结的情结ꎬ 这塑造了他固执和不愿轻易妥协的

个性ꎮ② 而这种个性的另一面ꎬ 则是萨德尔性情和话术易变的特点ꎮ 在他看

来ꎬ 唯其如是ꎬ 才能充分保证他本人形象的独立性与神秘感ꎬ 以此塑造其魅

力型领袖的地位和政策调整上的灵活性ꎮ
总的来看ꎬ “萨德尔运动” 三方面的政治思想主张为其政治参与的外延做

了结构性限定ꎬ 但在政体架构、 选举政治需求、 地区与国际局势发展及组织

特点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ꎬ 这些主张在运动政治参与过程中又有所调整与形

变ꎬ 服务其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ꎮ

三 “萨德尔运动” 对伊拉克战后政治生态的重塑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萨德尔运动” 通过多种路径参与战后伊拉克政治生活ꎬ

对当下伊拉克政治力量对比、 政治权力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等产生一定影响ꎮ
(一) 在政党力量对比方面ꎬ “萨德尔运动” 打破了什叶派阵营内部的力

量平衡

２００３ 年后ꎬ 无论是基于防止复兴党统治模式在伊拉克重现的共同利益ꎬ

􀅰７３􀅰

①
②

李福泉著: «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ꎬ 第 １４１ ~ １４３ 页ꎮ
[伊拉克] 麦瑟姆􀅰贾纳比著: « “萨德尔运动” 与未来之谜» (阿拉伯文)ꎬ 第 ７７ ~ 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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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碍于各自既有实力的客观限制ꎬ 或是因为 ２０１１ 年前美国驻军的威慑ꎬ 什

叶派、 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在最初 ３ 次大选中总体上搁置了各自阵营内部的分

歧ꎬ 强调内部团结ꎬ 组建联合名单或党团共同参选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大选前ꎬ “萨
德尔运动” 也选择加入什叶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全国联盟 ( Ｉｒａｑ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联合参选ꎬ 共同组阁ꎬ 与其他什叶派政党维系着内部脆弱的力量

平衡ꎮ 但随着 “萨德尔运动” 实力根基渐稳以及 ２０１１ 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ꎬ
“萨德尔运动” 自 ２０１４ 年起调整政治参与策略ꎬ 由此逐步打破这种平衡ꎬ 表

现为对什叶派阵营力量的分化和对党派分歧的激化两个方面ꎮ
在政党力量分化方面ꎬ “萨德尔运动” 的独立参选切割了 “什叶派家园”

(ａｌ － ｂａｙｔ ａｌ － ｓｈｉ‘ ｉ) 的既有票仓与席位ꎬ 且幅度逐届增加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大选

中ꎬ “萨德尔运动” 脱离伊拉克全国联盟ꎬ 组建 “自由人士” 运动独立参选ꎻ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以 “行走者联盟” 名义参选ꎻ 在 ２０２１ 年中则以 “萨德尔党

团” 为名参选ꎮ 这对本由前总理努里􀅰马利基 (Ｎｕｒｉ ａｌ － Ｍａｌｉｋｉ) 及其领导的

达瓦党等传统政党所主导的什叶派权力格局形成直接且显著的冲击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萨德尔运动” 与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

治联盟合作ꎬ 其影响力得以快速提升ꎬ 而什叶派传统政治力量则出现此消彼

长的局面ꎬ 如前总理海达尔􀅰阿巴迪 (Ｈａｉｄｅｒ ａｌ － Ａｂａｄｉ) 和阿玛尔􀅰哈基姆

(Ａｍｍａｒ ａｌ － Ｈａｋｉｍ) 各自领导的政治力量在 ２０１８ 年分别控有 ４２ 个与 １９ 个议

席ꎬ 而二者在 ２０２１ 年大选中联合组建的 “祖国国家力量” 最终只获得 ４ 席ꎮ
在党派分歧方面ꎬ 虽然 ２０１４ 年后 “萨德尔运动” 调整政治参与策略对什

叶派传统政党形成了挑战ꎬ 后者在应对 “萨德尔运动” 威胁时利益一致ꎬ 但

这些政党并未因此团结合作ꎬ 其内部的固有分歧反而被进一步激化ꎮ 一方面ꎬ
在应对 “萨德尔运动” 崛起的应因之策上ꎬ 什叶派传统政党党内不同派系博

弈领导权的争夺显著ꎮ 以达瓦党为例ꎬ 其内部就分为马利基领导的保守派和

阿巴迪领导的改革派ꎬ 两派对于如何回应萨德尔的政治诉求有着截然不同的

看法ꎬ 并相持不下ꎮ 前者坚持决不妥协和全面排斥的强硬态度ꎬ 后者则认为

“萨德尔运动” 从 “什叶派家园” 出走是马利基任内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 政策

失败的结果ꎬ 达瓦党应对 “萨德尔运动” 加大重视和施以引导ꎬ 使其重返

“什叶派家园”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阿巴迪派系从 ２０１８ 年大选开始独立参

选ꎬ 以同马利基的 “法治国家联盟” 相区别ꎬ 达瓦党的领导架构与政党力量

也由此被分化与弱化ꎮ 另一方面ꎬ “萨德尔运动” 的崛起经验对什叶派相关非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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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政党化转型产生了示范效应ꎬ 进一步分化了具有什叶派背

景的党际关系ꎮ 例如ꎬ 由伊委会的军事翼巴德尔军团发展而来的巴德尔组织

(Ｂａｄ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从 “萨德尔运动” 由军事抵抗成功转向政治参与的做法中

得到启示ꎬ 借助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积累的民意支持ꎬ
效仿 “萨德尔运动” 的反建制话语ꎬ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组建 “征服联盟” 独立参

选ꎬ 并与 “萨德尔运动” 联合组阁ꎬ 极大地分化了伊委会的力量ꎮ①

即使在 ２０２１ 年什叶派传统政党积弱结盟组成 “协调框架”ꎬ 以应对 “萨
德尔运动” 一家独大的情况下ꎬ 上述因 “萨德尔运动” 兴起而激化的党内和

党际间分歧依旧难以消弭ꎮ 以马利基和哈基姆为主的一派坚持 “斗破” 的思

路ꎬ 欲把 “萨德尔运动” 完全排斥在政治进程外ꎬ 而阿巴迪、 阿米里和现任

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苏丹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Ｓｕｄａｎｉ) 一派则持 “止损” 思

路ꎬ 认为应该与萨德尔保持磋商ꎬ 将其纳入新一届政府ꎮ② 可见ꎬ 随着 “萨德

尔运动” 的不断发展壮大ꎬ 什叶派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失衡持续加剧ꎮ
(二) 在政治参与规则方面ꎬ “萨德尔运动” 突破了伊拉克教派—族群分

权的既有格局

如前所述ꎬ 伊拉克战后践行了一套教派—族群的配额分权体制ꎮ 在 ２００３
年后 ２０ 年间的历届组阁过程中ꎬ 虽然什叶派、 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派政治

力量内外龃龉不断ꎬ 在关键职位的人选问题上相互争夺ꎬ 致使组阁效率低下ꎬ
但都基本遵循了教派—族群分权的政治默契ꎬ 赢得议席的政党都能通过协商分

得相应职位ꎬ 伊拉克政府也因此被称为 “共识政府” (ｈｕｋｕｍａ ａｌ － ｔａｗａｆｕｑ)ꎮ 就

中短期的参政策略而言ꎬ “萨德尔运动” 接受 “共识政府” 的既成事实并成

为其中的组成部分ꎮ 但从长期的战略考量出发ꎬ 这有悖于 “萨德尔运动” 的

政治思想主张ꎬ 因在 “共识政府” 背景下亲伊朗什叶派传统政党的主政和库

尔德人的高度自治ꎬ 既不符合 “萨德尔运动” 强调阿拉伯人主体性的伊斯兰

主义理念ꎬ 也阻碍着伊拉克实现中央集权化并重拾外交自主权ꎮ
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以及什叶派阵营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ꎬ “萨德尔运

动”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开始尝试削弱马利基、 哈基姆等亲伊朗力量在 “共识政

府” 中的存在与影响力ꎬ 如同年联合其阵营内的对手阿米里组阁、 ２０１９ 年支持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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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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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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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反对曾是伊委会成员的总理阿迪勒􀅰阿卜杜􀅰马赫迪 (Ａｄｉｌ Ａｂｄ ａｌ －
Ｍａｈｄｉ)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萨德尔运动” 的上述举动都未突破 “共识政府”
的底线ꎬ 斗而不破依旧是伊拉克政治运作的基本特点ꎮ 但是ꎬ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ꎬ
“萨德尔运动” 开始谋求突破伊拉克战后遵循的教派—族群分权 “共识”ꎬ 以

互不相让的对抗思路取代斗而不破的政治默契ꎮ 其原因除了前述什叶派阵营内

力量对比变化的持续加剧以外ꎬ 逊尼派与库尔德人两大阵营内部力量对比亦出

现一些变数: 逊尼派 “进步联盟” 和 “阿兹姆联盟” 并立发展ꎬ 提升了逊尼派

政治影响力ꎻ 在库尔德人内部ꎬ 近年出现库尔德民主党 (ＫＤＰꎬ 简称 “库民

党”) 力量上升、 库尔德爱国联盟 (ＰＵＫꎬ 简称 “库爱盟”) 力量下降的态势ꎮ
在此背景下ꎬ “萨德尔运动” 首先选择与 “进步联盟” 结盟ꎬ 支持穆罕默德􀅰
哈勒布希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Ｈａｌｂｕｓｉ) 连任议长ꎬ 并通过支持罕贾哈米斯􀅰罕贾

尔 (Ｋｈａｍｉｓ ａｌ － ｋｈａｎｊａｒ) 副总统ꎬ 成功整合 “阿兹姆联盟” 与 “进步联盟” 组

建 “主权联盟”ꎮ 在库尔德人中ꎬ 萨德尔与库民党结盟ꎬ 支持其竞选总统一职ꎮ
最终ꎬ “萨德尔运动” “主权联盟” 与库民党结成 “三方联盟”ꎬ 以 １７５ 席超过议

会席位的半数ꎮ 与此对垒的另一方ꎬ 是马利基主导的 “协调框架”ꎬ 主要以什叶

派传统政党和 “征服联盟” 为依托ꎬ 并与以库爱盟为主的其他政党联合ꎮ
依托于 “三方联盟”ꎬ 萨德尔号召放弃 “共识政府” 惯例ꎬ 主张组建一

个 “多数派政府”ꎬ 即以 “赢者通吃” 的方式从 “三方联盟” 中产生新一届

伊拉克政府ꎮ 这意味着议长、 总统、 总理都将分别由逊尼派 “主权联盟”、 库

民党和 “萨德尔运动” 指派ꎮ 换言之ꎬ “萨德尔运动” 提出 “多数派政府”
最为核心的诉求ꎬ 是分化马利基领导的 “协调框架” 并将其彻底排除在权力

之外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 “三方联盟” 凭借议席过半的优势ꎬ 成功推选哈勒布希

连任议长ꎮ 而在总统提名环节中ꎬ “三方联盟” 推选库民党的霍什亚尔􀅰泽巴

里 (Ｈｏｓｈｙａｒ Ｚｅｂａｒｉ)ꎬ 以阻碍时任总统、 库爱盟候选人巴尔哈姆􀅰萨利赫

(Ｂａｒｈａｍ Ｓａｌｉｈ) 连任ꎮ 但按照 ２００３ 年后库尔德人间的政治默契ꎬ 伊拉克总统

一职由库爱盟选派ꎬ 而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和地区政府总理均由库民党出任ꎮ
这表明ꎬ 随着库尔德两党实力差距拉大ꎬ 库民党试图进一步争夺库爱盟的既

有利益ꎬ 把库尔德人享有的最高职位全部据为己有ꎮ 对此ꎬ “协调框架” 予以

强烈回应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立场上偏马利基阵营的伊拉克最高法院作出两项裁

决: 规定只有在 ２ / ３ 以上 (２２０ 名) 议员出席的情况下议会才能进行总统选

举投票ꎬ 而非此前的 １ / ２ 占比 (１６５ 名)ꎻ 以涉嫌贪腐为由撤销泽巴里的候选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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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ꎮ 这直接从程序上阻断了 “萨德尔运动” 的组阁进程ꎮ
尽管如此ꎬ “萨德尔运动” 坚持组建 “多数派政府”ꎬ 继续推举库民党的

里巴尔􀅰艾哈迈德 (Ｒｅｂａｌ Ａｈｍｅｄ) 竞选总统ꎻ 而 “协调框架” 则要求延续配

额分权的组阁惯例ꎬ 拒绝出席议会选举总统ꎬ 换届进程由此陷入僵局ꎬ 两个阵

营互不相让ꎬ 但又无法独立推进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萨德尔运动” 下属 ７３ 名议员

集体辞职ꎬ 以逼迫对方让步ꎬ 但 “协调框架” 并未挽留 “萨德尔运动”ꎬ 而是

让替补议员宣誓出席ꎬ 独立开展组阁ꎮ ７ 月至 ８ 月ꎬ “萨德尔运动” 支持者相继包

围议会与最高法院ꎬ 静坐示威ꎮ ８ 月 ２９ 日ꎬ 萨德尔进一步宣布 “彻底退出政坛”ꎬ
其支持者在巴格达开展大规模暴力示威ꎬ 冲击政府与驻外机构所在的 “绿区”ꎮ

无论是在三大派政党力量之间或是各自内部ꎬ “萨德尔运动” 的崛起都让

伊拉克教派—族群分权的政治 “共识”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乃至被突破ꎬ
“破局” 开始成为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伊拉克政党格局演变的新线索ꎬ 伊拉克也因

此面临 ２００３ 年后历时最长的组阁僵局ꎮ
(三) 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ꎬ “萨德尔运动” 的反对外部干涉内政思想有

助于推进伊拉克国家治理的自主性

２００３ 年复兴党政权被推翻后ꎬ 伊拉克失去地区大国地位ꎬ 其策应各方的

地缘重要性和战后权力失序的客观条件使伊拉克成为美国、 伊朗、 土耳其等

域内外大国地缘战略竞夺的焦点国家ꎬ① 该国的战后国家重建因此受到深度影

响ꎮ② 伊拉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基于自身分化弱势的局面ꎬ 也不惜配合引入并

依附于外部势力ꎬ 以实现打压异己、 争夺政治权力的目的ꎮ 一般而言ꎬ 伊拉

克世俗派政党力量、 战后在美国扶持下建立的反恐部队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和军情系统ꎬ 选择依附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组织机制ꎬ 如在伊拉

克角色不断凸显的法国及其所属的北约驻伊拉克特派团 ( ＮＡＴＯ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ｒａｑ)ꎻ “法治国家联盟” “智慧运动” 和 “人民动员武装” 等什叶派伊斯兰主

义政治力量ꎬ 主要以伊朗为后盾ꎬ 这既是两国什叶派群体共同信仰带来的天

然纽带ꎬ 也是伊朗长期精心经营的结果ꎻ③ 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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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看孙德刚、 赵伟明: «中东棋盘上的伊拉克战略地位浅析»ꎬ 载 «阿拉伯世界»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３ 页ꎮ

王林聪: «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王丽影、 王林聪: «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３ 页ꎻ 吴冰冰: «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 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４ ~５６ 页ꎻ 魏亮: «伊朗影响伊拉克的目标与途径»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１ 期ꎬ 第９９ ~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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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则重点获得土耳其的支持ꎮ 但是ꎬ 面对域内外各大国在伊拉克盘根错节

的利益网络ꎬ 伊拉克相关政治力量事实上也力图保持平衡ꎬ 采取较为审慎灵

活的做法ꎮ 例如ꎬ 库民党与库爱盟虽然分别倾向土耳其和伊朗ꎬ 但同时也与

美国保持着密切的依赖关系ꎮ
伊拉克内政深度依附于大国势力的外交局面ꎬ 与 “萨德尔运动” 保持战

略自主性的外交主张相背离ꎬ 同时也构成其重塑中央集权的外部阻碍ꎮ 因此ꎬ
“萨德尔运动” 既曾践行武装抵抗美军的直接路线ꎬ 打乱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战

后政治部署ꎬ 同样也在政治参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开展渐进式的政治抵抗ꎬ
致力于弱化和排斥亲伊朗、 亲土耳其和亲美政治力量在伊拉克政局中的影响

力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ꎬ 萨德尔就明确要求将马利基的政治力量全面排

除在新一届伊拉克政府之外ꎬ 以削弱伊朗的影响力ꎮ 作为回应ꎬ 伊朗则试图

借助什叶派网络对 “萨德尔运动” 带来的挑战予以反击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末ꎬ 在

伊朗的影响下ꎬ 居住在库姆的 “萨德尔运动” 效仿渊源阿亚图拉哈伊里一反

什叶派的传统ꎬ 以年老体弱为由ꎬ 突然宣布放弃自己效仿渊源的地位ꎬ 转而

号召萨德尔本人及其追随者效仿哈梅内伊ꎮ 这无异于是通过否定萨德尔本人

的宗教权威来消解其政治上的影响力ꎬ 并成为萨德尔宣布 “彻底退出政坛”
的直接动因ꎮ 无论如何ꎬ “萨德尔运动” 倡导的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内政ꎬ 对于

伊拉克实现国家治理的自主性是一个积极因素ꎮ

四　 结语

“萨德尔运动”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复兴党执政期间先得到默许后受

到打压ꎬ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逐渐发展为影响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走向的一

股关键力量ꎮ 虽然 “萨德尔运动” 极大地改变了伊拉克政治生态的图景ꎬ 但

是难以撼动三大派并立的既有权力格局和分权模式ꎮ 换言之ꎬ “萨德尔运动”
是伊拉克成功的政治反对派与解构者ꎬ 但绝非成功的改革派与建构者ꎮ 其一ꎬ
“萨德尔运动” 可以挑动精英间的分歧ꎬ 却无力创造革新性的精英共识ꎮ 从

“萨德尔运动” 建构 “三方联盟” 的方式和遵循既定的组阁流程来看ꎬ 教

派—族群的分权思路未被破除ꎬ 而只是限定在 “三方联盟” 的范围内来践行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ꎬ 在 “萨德尔运动” 与抗议运动力量集体缺位的情况下ꎬ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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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成立 “协调框架” 主导的新一届 “共识政府”ꎬ① 这表明三大派政治精英

事实上无意破除既有权力格局ꎮ 其二ꎬ “萨德尔运动” 不是核心政治资源的掌

控者ꎮ 目前ꎬ 其策动资源的优势更多在于提供基础社会民生服务等 “低政治”
领域ꎬ 而非油气经济、 国防安全、 大国支持等核心资源ꎬ 这使之既无力整合

精英ꎬ 也很难拓展其支持者ꎮ 其三ꎬ “萨德尔运动” 虽然有着较为牢固的社会

基础ꎬ 但很难突破伊拉克现有的教派—族群藩篱ꎬ 并且萨德尔个人不断的政

治冒进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其什叶派支持者民意走向ꎮ 其四ꎬ “萨德尔

运动” 组织内部扁平化与弱制度性的结构特点ꎬ 导致萨德尔个人权威和领导

力在关键时刻容易受到挑战ꎬ 甚至面对最坚实的支持者ꎬ 萨德尔也掌控乏力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其部分狂热支持者宣称他为复临的伊玛目ꎬ 迫使萨德尔在

什叶派宗教机构内部面临巨大压力ꎬ 从而宣布无限期暂停其运动ꎮ 其五ꎬ “萨
德尔运动” 可以在大国博弈中寻求利益空间ꎬ 但其造成的局势动荡和对大国

在伊拉克利益的冲击ꎬ 也让其难以得到任何一方大国坚实的外部支持ꎮ
尽管如此ꎬ “萨德尔运动” 得以兴起并重塑伊拉克政治生态的各类因素依

然存在ꎬ 三大派政治精英间理念与利益分歧严重ꎬ 战后伊拉克国家治理赤字

和掣肘于大国干涉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ꎬ 这决定了 “萨德尔运动” 可继续

利用关键事件与时间节点重新引发伊拉克的政局动荡ꎮ 伊拉克的案例表明ꎬ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保障公民的基本安全和社会权益应是战后国家重建政府

的基础性关切ꎬ 而非如美国一味强调 “协和式民主制” 和分权制衡理念的政

治正确ꎬ 进而导致多元社会中各教派、 族群认同的政治化和利益固化ꎬ 削弱

政治重建中所亟待打造的强有力的国家认同ꎮ 在这一态势下ꎬ 适时的妥协合

作与长期激烈的竞争将是 “萨德尔运动” 与伊拉克其他政党力量关系发展的

基本特点ꎬ 并重点围绕政治人事安排、 外交政策走向、 经济资源分配和军事

安全等核心议题逐步展开ꎮ 同时ꎬ 能否有效解决自我组织内部的分裂性问题ꎬ
打造跨越什叶派、 对伊拉克多元社会特征具有包容性的建构性政治话语和发

展方案ꎬ 以及平衡美国、 伊朗和土耳其等大国干涉和地缘战略竞争带来的消

极影响ꎬ 将决定 “萨德尔运动” 未来的作用和伊拉克的政治重建进程ꎮ

(责任编辑: 史晓曦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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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拉克议会对穆罕默德􀅰希亚􀅰苏丹尼政府给予信任投票» (阿拉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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